
作为对传统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创

新， 近年来兴起的在线课程， 无论是学

校引入的慕课， 或是开设的选修课网

课， 都因其学习时间更加自主， 课程门

类更加丰富， 获得不少大学生的青睐。

“很多网课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知名

教授的课堂录像， 以前根本没有机会听

到这些老师的课， 这对于我们拓展学科

视野有很大的帮助。” 郑州大学 2017 级

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李锦华说， 学校对

在线课程学习不作强制要求， 但自己会

根据兴趣学习一些课程， 比如数字摄

影、 艺术史等。

武汉科技大学 2018 级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的吴金伟也提到， 学校在寒暑

假开设了网上课堂， 同学们可以利用假

期自主学习如大学物理、 线性代数、 大

学英语等必修课， 如果在线测试合格，

开学后就可以参加该课程的线下考试，

对应的学分也会给到， 不用再去课堂上

课。

在周平所就读的学校， 2019 年上半

年， 学校开放了近百门公共选修课， 其中

网络课程有 81门。 他表示， 学校的培养方

案中要求， 本科生须修满 6 个公共选修课

学分才能毕业。

“本以为可选性强、 范围更广、 内容

更有趣的网课， 上了后却发现并不都是很

有趣。 不过大家都喜欢选网课， 因为成绩

由网课平台根据在线学习情况评定， 上

课、 考试也都是在线完成。 通过一门选修

课很容易获得 2 个学分。” 对周平而言，

修满相应课程的学分才是正事。

尽管课程分值较大， 有些必修课还与

保研直接挂钩， 但武汉一所 985 高校汉语

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张正华坦言， 自己和

同学在学习慕课时确实比较敷衍， “大家

觉得学不到太多东西， 毕竟一节课只有十

来分钟”。

张正华说， 自己所上的慕课， 感觉老

师和学生都在读台词， 表情僵硬。 学生回

答的语言太过书面。 “讲的内容教材里基

本都有， 还不如看书自学。” 于是， 在播

放课程视频的同时做其他事情成了常态。

华中地区某师范类高校英语系大三学

生刘晓， 大一时选修过一门“西方文化名

著导读” 的线上通识课， 通过朋友推荐，

她在淘宝上找到一家店铺， “交 20元， 提

交完账号和密码， 最后刷出来的成绩分数

有 92分”。

刘晓认为， 网课学习有时收获不大，

因为网络测试可以多个平台操作， 很多题

目都能找到题库。 “大家自己挂机刷课的

话， 一般会把手机放一边， 然后去做其他

事情， 时不时回来点一下课程中出现的

题。”

针对大学生线上课程“刷课” 现象，

湖北校媒日前面向部分高校百名大学生随

机做了一项问卷调查， 所在院校开设了线

上课程的 74人中， 有 66%的大学生表示会

通过“朋友介绍刷课平台、 淘宝上搜索购

买、 高校供需撮合平台 QQ 群、 挂机” 等

方法进行刷课。

在线课程的尴尬现实

新事物有待强监管

“在线教育平台提供视频， 但很多

人就是懒， 宁愿刷剧、 打游戏、 兼职，

也不愿意好好上在线课程。” 兼职“从

业” 一个月来， 杨黎深有感触， 刷课业

务正是利用了高校学生这一心理才发展

起来的。

对于网络课程“刷课” 现象， 湖北

某省属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团委书

记认为， 在线课程这一新型教学方式处

在发展初期阶段， 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必

然会出现诸如此类的灰色经济， 而这也

对网课平台和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该从技术和校园管理两方面对学生在

线课程的学习做好监督工作， 加强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新模式。

对技术上的监管， 杨黎也提到，

“或许在线课程上采用指纹录入、 人脸

识别等方式， 同时监测好视频的播放速

度、 IP来源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这一现象”。

然而对高校层面的监管， 张林却不

以为然，“一般的老师就算知道也懒得管，

只有引起学校领导重视了才会管一管”。 至

于网课平台方面， 他表示，“就算网课平台

再怎么检测， 软件开发者总有办法绕过检

测，网课抓得再严也有办法克服”。

“前段时间网课平台进行过几次检测

并冻结了异常账号， 现在也消停了。” 而

张林的客户在上一场“风波” 中并未受到

什么影响， “检测来了， 我就花成本， 把

单子导入到最稳的平台， 虽然成本高了

点， 不过不会出问题”。

事实上， 近两年来， 临沂大学、 广西

大学、 贵州中医药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等

国内众多高校纷纷加强了对“刷课” 这一

网络课程不良学习行为的管理。

2018 年 4 月 27 日， 临沂大学物流学

院官网公布的一则 《关于对采用第三方软

件刷网络在线课程违纪学生处理情况的通

报》 显示， 该校共有 320 人、 551 人次利

用第三方软件刷网络在线课程 (简称刷

课)， 学校对涉事学生作出处理:面向全体

同学检讨、 取消刷课课程成绩、 全院通报

批评、 取消本学年评先树优资格， 并且将

联合相关在线课程平台开展刷课监督。

2018 年 5 月 11 日， 广西大学教务处

官网对 22 名存在不良记录的同学予以公

示， 并规定， 连续两个学期都有不良记录

的同学将列入网络课选课黑名单， 以后将

禁止其再选修网络课课程。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慧女副教

授参与过慕课教学。 在她看来， 对于“代

刷” 组织应当坚决制止， 对依靠“刷课”

来获取学分、 拿到高分的同学也应该按照

“违反诚信原则” 予以适当惩罚。

她表示， 针对这一现象， 需要从根源

上寻找解决方案， 加强管理与监督是一方

面， 但治标不治本， 关键还是要提高课程

质量、 增强吸引力。 同时， 可以适当减少

学生的慕课学习任务， 减轻学生的压力和

负担。

（文中周平、 张林、 张正华、 刘晓、

杨黎均为化名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刘益伶 高泽林 雷宇

上学期期末考试的网络选修课挂
科后， 周平吸取了教训。 这学期他通

过一个 QQ 群联系上 “刷课代理 ”，

购买了 “代学网课、 代考试” 的一条

龙 “刷课” 服务， 轻松拿到了这门课

的成绩。

周平选的课程叫 “敦煌艺术 ”，

第一次只考了 50 分， 第二个学期重
修， 花了 10 元 “刷课 ”， 结果考了

98 分。

周平说， 每到新学期初选课和期
末考试的节点， “专业代看网课、 包

考试、 分数 95+、 组团更优惠” “慕
课代刷” 的广告， 就会在校内的相关

QQ 群里刷屏。

在这里， 和周平有同样需求的大
学生 ， 可以在 QQ 群里联系上 “刷

课代理”， 只需要花一二十元钱， 给
对方提供在线课程的登录账号和密

码 ， 就能享受 “代刷 ” 的一条龙服

务， 从上课到考试全程不用管， 就能
轻松拿到高分。

目前 ， 我国上线慕课数量已达

5000 门， 总量居世界第一， 来自高

校和社会的选学人数突破 7000 万人

次， 逾 1100 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
学分。 在线课程教学已成高校对学生

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线课程学习时间灵活， 课程质

量打磨精细， 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但随着学习空间从传统
课堂转到线上、 学习时间从教师掌控

到学生自主性更强这一巨大的转换，

在线课程与传统课堂的融合深入， 对

学校的教学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也考验着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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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在线课程开课和结课期间，

都是张林业务最忙的时候， 有不少同学

会在此时找他“刷课”。

作为武汉市某高校负责刷课平台的

一级学生代理， 张林告诉记者， 伴随着

在线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网课教学

早已成为高校的“标配”。 为了拿到校

内刷课业务的“大头”， 他注册了八九

个刷课平台账号， “几乎可以覆盖市面

上所有的刷课平台”。

这些刷课平台直通全国 80%高校的

不同在线课程平台;此外， 针对少数监管

较严的在线课程教育平台， 有的刷课平

台还会单独开发软件。

尽管大多数刷课广告打着“纯手工

刷课” 的名头， 但张林透露， “不存在

纯手工， 太耗时了”。

他介绍， 通常刷课平台是利用软件

或网站把客户的账号和密码录入系统，

让视频呈倍速播放。 “安全” 点的平

台， 会专门在一个机房里挂机， 这样网

课平台不容易发现异常， 账号也不会被

冻结。

刷课平台的运营者， 会将刷课权限

进行二次转卖。 类似张林这样的一级代

理凭借手中掌握的刷课平台权限， 就能够

将高校里的各大在线课程平台“一网打

尽”。

刷课“旺季” 来临时， 张林和其他的

代理们还会通过 QQ 群、 QQ 空间、 微信

朋友圈， 主动进行“矩阵” 式广告宣传。

在他接到的刷课业务中， 来自二本院校和

高职高专学生较多， 也有来自独立学院的

学生。 除此之外， 还会接到浙江、 黑龙江

等其他省份高校的学生下单。

刷课“旺季” 时， 张林每天能接到五

六百单， 单价维持在 10 元至 15 元， 除去

交给刷课平台的成本， 一级代理日赚 5000

元不在话下。 “到了在线课程选课后、 结

课前这些刷课的‘淡季’， 一天能接 10 单

我就满意了”。

“要入行，就得给上级代理送钱，让他

们帮忙推荐刷课平台的开发者， 并从他们

手里拿到权限， 这样给的成本价就特别

低。 ”在张林接触到的刷课平台中，一级代

理分三个档次: 给刷课平台充值 1000 元、

5000 元、1 万元。 充值的金额越大，刷课的

成本就越低，利润也越大，刷课的安全性越

高，越不容易被在线课程教育平台发现。

杨黎是张林下属的一名二级代理， 他

介绍， 由于人脉限制， 他们所参与的刷课

组织主要服务于湖北省内高校的学生。

“一般来说， 我们接的单子中， 普通本科、

专科院校的单子占 70%， 985、 211 院校占

30%， 大部分单子都是刷选修课。”

杨黎就读于武汉市某高校计算机专

业， 才大二的他如今已是刷课行业里的

“骨干” 成员。 他自言， 相比其他人， 自

己还可以享受“超低价刷课” 的服务，

“上学期选了门在线课程， 拿了 100 分，

只花了 10元钱”。

在杨黎的“刷课生意” 中， 与上级代

理的分红由单数逐级而定:20~45 单可以拿

到单价 40%的提成， 45~365 单为 50%， 大

于 366 单可获 60%的分红， “二级代理一

天赚一两百元是没问题的”。

往平台投入千把块钱之后， 张林驾驭

了这份轻松的兼职， 成为多个平台的一级

代理。 他的成本价从去年每单 0.6~0.7 元

降至今年的 0.2~0.3 元， 而刷课单价依旧

是 10 至 15 元。 以学生身份担保“刷课信

誉” 的张林， 总能赢得身边同学的信任。

兼职“从业” 一年多来， 这名“资深刷

客” 在武汉市的高校内发展了 40 多个二

级代理为他接单、 刷课。

“刷课”产业链

在线刷课就能拿高分？

揭秘高校付费刷课灰色产业链


